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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古代进行陶瓷制作时，传统柴烧是不可避免的一步，这是由于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传统柴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成熟阶段，受到历史进程的影
响，传统柴烧是中国古代最为先进的、实用的烧瓷方式。现代工艺的发展主要受到
历史进步的影响，工业化手段作为现代社会工艺制品最常用的制作手法，它不仅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陶瓷艺品的美感，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成本、提升制作效
率，是重要的现代工艺制作的手段。传统与现代艺术，在碰撞过程中，不断擦出竞
争和进步的火花，是艺术形式不断进步的重要的方式的展现。

一、发展概述
在古代，人们的生产作物较为单一，大都是就地取材进行劳作，自远古时期人

们使用木柴进行取暖、烹饪以后，在往后的几千年时间里，木柴成为主要的燃料。
后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开始利用木柴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工作，陶瓷艺品的
烧制是古人通过建设各种类型的烧瓷的窑，而后将塑形的泥胚放入到窑中，通过长
时间的加热窑，而进行陶瓷的制作。传统柴烧的陶瓷制作手段是由于传统的技术的
限制而产生的。在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燃烧物的开拓有了极大的进步空间，煤炭
等资源的充分开发使得原有的传统柴烧技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代柴烧与传统
柴烧在陶瓷工艺的发展进程中并未有太大区别，现代陶瓷技术的发展所采用的依旧
是窑烧，只不过木柴的本物发生了改变。

现代柴烧起源于日本，日本自古以来对中国的传统工艺就有着浓厚的兴趣，20
世纪初，日本在进行国内改革的过程中，将现代柴烧技术应用到本土的烧制陶瓷的
工艺之中，后来该技术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经由欧洲传入中国。

二、艺术审美的共性分析
在进行现代与传统的区分上，从工艺制作的角度来说，二者并未有较大的区

别，之所以 存在现代柴烧与传统柴烧的区分，是由于中外对于陶瓷工艺的研发存
在较大区别。[1]中国的烧陶技术源自于春秋时期，烧制瓷的时间大约在东汉时期，
相较于日本和欧洲地区的陶瓷烧制来说，起源较早。

现代工艺的发展与现代人们的审美能力具有直接联系，现代人审美的理念趋向
于简洁、直观，导致在进行艺术品的制作方面会进行相关审美特点的制作。在传统
艺术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古代人对于美的追求是极为复杂的，它的趋向具有极
具神秘的东方之美的特点。

现代柴烧陶瓷与传统柴烧陶瓷的烧制具有极大的共同点，即偶然性的特点，在
陶瓷烧制的过程中，对于柴火的把握是一个极其具有考验性的过程。火候把握较好
的情况下，会发生有利的窑变，对于陶瓷的奇异之美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现代柴烧过程中，制作工匠对于窑变有了新的理解和趋向，在进行柴烧的过
程中更多的开始进行自然化的烧制。对于自然之美的追求是古今一致的审美趋向，
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相信其审美特性依旧会进行有效的延伸。

现代的柴烧技术虽然源于日本，但是陶瓷起源于中国，日本的陶瓷烧制技术
受到中国的影响极大。因此，在该技术技术流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其本质特点与中
国传统柴烧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很快的受到中国社会陶瓷艺术界的吸纳和推
广。

三、审美差异分析
现代柴烧技术与传统柴烧技术在制作和审美方面由于其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异，

导致其形成的艺术审美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首先从发展过程来说，传统柴烧技
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2]同时，在中国古代
使其，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的压制之下，以及社会对于文士、风雅情趣的高度追求，
导致在进行陶瓷的烧制过程中所赋予的时代的传统气息较为浓烈。因此，在这一时
期烧制的陶瓷，大都是具有洁白无瑕、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质感，既能表现出玉
的玲珑之感，又能展示出泥土的原始之感。

现代柴烧技术在进行陶瓷的制作过程中，也会受到现代化气息的浓烈的影响，
例如，时尚、简约、原始等特点。在进行烧制的过程中，窑变的发生是时有的，在
进行烧制的过程中对于陶瓷烧制的包容性也在不断的提升。陶瓷烧制的过程中，会
出现落灰和其他的窑变情况，进而导致整个陶瓷艺品的制作与预期相差异，在传统
柴烧过程中该类陶瓷艺品会作为残次品被处理，但是在现代统一中，人们的审美能
力和审美趋向的变化，使得缺陷美成为一种新的审美趋向。

四、结束语
陶瓷艺术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就有的审美艺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人们对于美

的感悟和理解都在进行不断地升级和转化。传统柴烧陶瓷作为人文风情艺术的独到
展示，在传统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传统陶瓷艺术具有强烈的现代
化艺术的气息，在进行烧制的过程中其包容性、时代性、自然性的特点表现的更加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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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柴烧与现代柴烧陶瓷艺术审美比较研究
施长洪

（雅川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  泉州  362500）
[摘　要]陶瓷作为中国传统工艺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古代陶瓷的制作主要是通过瓷土塑形而后放入窑中进行火烧，可以说整个火烧的过程是整个

陶瓷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我国古代由于科技手段不足，在进行火烧塑形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火烧形式为传统的柴烧。现代陶瓷工艺的发展受到传统柴烧与现代科
技手段的影响，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完全化的柴烧。传统柴烧具有最直接的自然力量，现代柴烧结合了更多地科技的力量，二者对于陶瓷塑形所产生的效果各有千秋，在陶瓷
艺术美感的体现过程中，将差异与共性通过陶瓷表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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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绝句入乐能唱者，七言绝句是本色行当，相对来五言绝句则稍减一些。五
言绝句至今能感受到其唱词丰采者，当数王维的红豆曲《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据王士禛《万首绝句选叙》所云：“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

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王维此诗亦当在此例。诗中
“红豆”，相思木所结子，产于亚热带地区。唐人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载：“豆
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该诗明白如话，表情
雅致，更宜被之管弦，付诸歌唱。诗之第三句“愿君多采撷”，其中一个“多”
字，似乎众口一词：“睹物思人，恒情所有，况红豆本名相思，‘愿君多采撷’
者，即谆嘱无忘故人之意”。[1]连俞陛云也认为：“红号号相思子，故愿君采撷，
以增其别后感情，犹郭元振诗，以同心花见殷勤之意”。[2]然而，还有一种诠解异
于众说：“王维《相思子》五绝末两句一般选本多作‘劝君多采撷’，试加比较，
因为睹物思人，最易动相思之情，所以惹不得，‘休采撷’正表现最相思的程度。
作个‘多’字，就经不住推敲了”。[3]周本淳先生所称“也有本子”，不晓何本，
其关于“多”“休”之辩白，卓有识见。

实际上唐代的五绝、七绝作品，其写作之初亦并非“嘴唱的”歌曲，而是“眼
看的”文本，不过在传传过程中，被人付诸管弦而用作唱词的居多。王维的《相
思》即如此。王之涣的《送别》亦然：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该诗极宜传唱，春光春事，折柳送别，“折”中有细节可掬可抚，“近

来”“杨柳”历“攀折”之“苦”，是生活中“别离”太“多”之故。“以折柳送
人为家常事，妙！妙！用笔最辣，寄情倍深”。[4]“离别之多，柳尚不胜攀折，岂
人情所能堪！”[5]宜歌，易流行。李白的《劳劳亭》亦是：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
看似不经用意，读来自见深沉，唱起易上心头。将无知者说得有知，字字刺

心。“诗人写物，在不即不离之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只‘依依’两字，
曲尽态度。太白‘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何等含蓄，道破‘柳’字益妙”。
[6]“其妙全在‘知’字、‘不遣’字，奇警绝伦”。[7] 李商隐有《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有人觉得“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悲凉无限”。[8]如果从诗人角度

考稽，确实是时事遇合，俱在其中：“作者因晚登古原，见夕阳虽好而黄昏将至，
遂有美景不常之感，此美景不常之感，久蕴积在诗人意中，今外境适与相合，故虽
未明指所感，而所感之事即在其中”。[9]真乃销魂之语，不堪多诵矣。“诗言薄暮
无聊，藉登眺以舒怀抱。烟树人家，在微明夕照中，如天开图画。方吟赏不置，
而无情暮景，已逐步逼人而来。一入黄昏，万象都灭。玉溪生若有深感者。莺花楼
阁，石季伦金谷之园；锦绣江山，陈后主琼枝之曲。弹指兴亡，等斜阳之一瞥。夫
阴阳昏晓，乃造物循例催人，无可避免。不若趁夕阳余暖，少驻吟筇。彼赵孟之视
萌，徒自伤怀。且咏‘人间重晚晴’句，较有清兴耳”。[10]《全唐诗》仅存诗一首
的金昌绪，却因此一首传唱至今，其诗《春怨》如下：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此诗“春怨”即起，品评绵绵不绝。“想头高，托意更若”（《唐诗选脉会

通评林》）；“闺人梦远是常意，只要想头曲折如此，便佳”（《唐诗摘钞》）；
“此诗有一气相生之妙，音节清脆可爱。不怨在辽西者不得归，而但怨黄莺之惊
梦，乃深于怨者”（《诗法易简录》）；“忆；辽西而怨思无那，闻莺语而迁怒相
惊，天然白描文笔。此诗前辈以为一气团结，增减不得一字，与‘三日入厨下’
诗，俱为五绝之最”（《唐诗笺注》）；“唐人最善于脱胎，变化无迹，读者惟觉
其妙，莫测其源。有关该诗的触媒、构思、结体、启人处，佳妙所在，评说的深婉
尽致，楚楚获人，此天籁之音，唐五绝中殊不易得。

唐代诗乐发达近乎全盛，诗人每有诗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歌声”
（《唐书·李益传》）。“歌声”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绝句的质量，它于演唱所需诸
多条件的依本，因之，我们在研讨五、七言绝句时，仍需作诗艺、诗旨、诗话的计

唐代涉乐诗之五言绝句
王春明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涉乐唐诗忠实地呈示了诗歌的原始意义，“作诗未有不歌者”，诗之所以流播广远即在于其歌唱性；唐代绝句入乐能唱者，七言绝句是本色行当，从初唐到唐

末，七绝占据唐诗的最高比例，从体裁体式上也展示了诗歌王朝的大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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